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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与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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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后，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学贯中西而最终仍然回归并认同本国文化精神的国学大师。他

们先是求学于中国，大量阅读传统文化典籍，后又远渡重洋，广泛深入地研读西学。他们对科举制取消之后纯粹标举

知识修养的西方学位制，态度各不相同，产生了以下几种情形。  

  一种是遍游欧美，深研各门学科，获得许多博士学位，身上挂满了博士头衔。这种情况以胡适为代表。胡适1910

年通过艰苦的准备，一路过关斩将，通过考试获得了美国用庚子赔款余额设立的庚子赔款奖学金，前往美国康奈尔大

学求学。他先是学农，后又辗转于哥伦比亚大学等美洲各高校之间，如饥似渴地钻研西方近现代哲学、文学与科学，

到1917年学成归国。胡适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答辩，到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予胡适哲学博士学位，前后相隔

十年，其间外界有很多的议论或猜测。如果从胡适1910年开始准备留学算起，到他获得第一个博士学位，前后花了长

达十七年时间，可谓在西方求学位道路漫长。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在西方某些名牌大学要想获得博士学位实属不

易。  

  不过，胡适一旦具有博士头衔，加上他自己的聪明勤学以及特殊的政治身份，此后却一路鸿运高照，种种博士头

街纷至沓来。在1935至1959年间，胡适共获得了35个博士学位，授予其博士学位的国家和地区遍及美、英、加拿大和

香港。其中美国31个，加拿大2个，英国1个，香港1个；若按学科分，则法学27个，文学7个，人文学1个。当然，其

中不少是“荣誉博士”头街。  

  更有甚者，胡适还放弃了许多次获荣誉博士学位的机会，大约身上的学位太多，已没有心情搭理，或者说多一个

博士学位少一个博士学位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这种事主要发生在他任驻美大使期间。1940年3月21日，他

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说：“去年得了2个荣誉博士学位，因病辞了3个”。1941年1月21日，美国就任总统举行就职典

礼，邀请中国驻美大使参加授勋，胡适未去，又舍掉了一个博士头衔。此外，胡适留美的第一个学校康奈尔大学，曾

打算授予胡适荣誉博士学位，因该校校史上未有先例，胡适不愿“破例”，又抛掉了一顶博士桂冠。  

  第二种是在中西学术领域尽情涉猎，学术兴趣广，但同时于其中深钻一、二门，并取得相应学位，博而专精，知

识结构合理。不少国学大师走的就是这条路子。  

  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对于哲学似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独到领悟。1915年考上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

后，经过勤奋学习，又于1919年12月，考取了河南省官费出国留学，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深造。在美国，冯

友兰系统地接触到了西方大哲学家的原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培根、斯宾诺莎、柏格森、叔本华、皮尔

士、詹姆士、杜威等等，一大串西方哲学家的名字，一大堆西方哲学的概念，不同的流派、范畴接踵而至，给冯友兰

以强烈的冲击。东西方的众多哲学流派，冯友兰几乎无所不窥，营建起一种广博而渊深的知识结构。  

  1923年夏，冯友兰的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在杜威教授等人的主持下获得通过，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而冯先生的学术思想却不仅仅限于哲学本身，他在1921年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会议上提出“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的问

题，后来被转换成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首席作者李约瑟提出，无论是在以前的千余年，

还是在近五百年，中国的科学技术事实上一点也没有退步，一直在缓慢而稳步地前进，而西方在经历了几乎没有任何

科技上的建树的黑暗中世纪之后，却因文艺复兴引发了科技大革命。由此李约瑟问道：何以这种科学革命不在中国或



印度发生而是在西方发生？冯氏命题触动了李约瑟并因此而引起了全世界的沉思，其余波一直影响到上个世纪八十年

代发生于中国国内的文化反思热潮。其四十年代的“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

人》、《新原道》、《新知言》）沿着“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的逻辑理路一路前行，对国民灵魂进行更深入的探

索，建立了独具个性的新理学体系，其哲学劳作的身影已化入了民族的精神世界，因此，冯先生这一博士学位上凝聚

的是一种理性的深邃与文化的良知。  

  第三种情况是广采博纳，博大精深，学究天人，但却无意于学位的获取，成为没有学位的大师，这种情况以陈寅

恪先生为代表。  

  陈寅恪，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大诗人陈散原老人之哲嗣，曾留学美、日、德、法、瑞等国，精通梵文、西藏

文、巴利文、英、法、德文，主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佛经之比较研究。  

  陈寅恪先生的正规学历是凇吴复旦公学毕业，那时的复旦公学还不能算作正规大学，也不授予学位。陈先生自己

认为，该校相当于高中程度。1909年他从复旦公学毕业后，考入德国柏林大学，1911年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后又入

法国巴黎大学，不久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回国。1918年再度出国，先赴美国哈佛大学，1921年又赴德国柏林大学

研究院，1925年归国后就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

之一，被誉为“教授的教授”。  

  据记载：陈先生的侄子陈封雄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先生回答：“考

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

来，陈封雄向自己的姑父俞大维提起此事，俞大维说：“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

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陈先生在自己扎实的旧学根底上遍游欧美深研西学，其学渊深海阔，深不可测，他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以及关于梵、藏、巴利文之研究成果等论著炳彪于学

术史，成为没有学位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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